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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电视、报纸、网络、广播等多种类媒

介的融合，带来信息的同步化，大大冲垮了以

往的信息分隔与垄断格局，这带来了新的焦虑。

媒介分类背后是秩序格局中的各种力量类

别，而媒介融合则意味着多种力量的融合。所

谓“融合”，当然是一个“大团结”“大和谐”式的

正面称谓，表达了对发展的理想与乐观，而任

何“理想”都是未来式的，就现状而言，所表述

的可能就暗指不和谐或者失衡状态，而就发展

的动态史而言，则必然是新媒介力量崛起导致

的此消彼长，更具体些说，是网络、手机等新媒

体的崛起，打破了以报纸、杂志、出版社为代表

的纸媒和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对于话语权格

局的掌控。新媒体于夹缝中萌芽与兴起，这是

要融入到传统话语权格局中去，随后是新媒体

野蛮生长到泛滥，已从新生弱势转向强势。而

传统媒体需要改变运作方式来应对侵蚀，一方

内容摘要：媒介融合这一现象背后的实质，是媒介间新媒体扩张，传统媒体在危机中嫁接借势。原

有的“文化事业”逻辑面临向“文化产业”逻辑转型的挑战。媒介融合态势下，原有的媒介隔离保护

与垄断专利被打破，各类型媒介面临同一平台下的媒介选择优先权竞争，新媒体成为第一选择，而

传统纸媒则成为第三选择。

关 键  词：媒介融合　话语权　媒介优先权竞争　人民性

媒介融合下的话语权焦虑与文艺人民性新变

白　浩

面是传统媒体努力开展新媒体分支业务引新媒

体活力入传统秩序，另一方面则更多是传统媒

体成为新媒体的滞后跟随者，新媒体成为主战

场上的创造者、主导者，传统媒体融入新媒体

力量之中，如大 IP改编即是如此。“融合”就是

洗牌，就是博弈，就是博弈后秩序重构、力量重

分配，从技术革命带动传统秩序被打破，也推

动话语权和话语方式的革命。谁打破了谁，谁

融谁，怎么融，这引发了系列焦虑症，而观察要

点就在新媒体的攻势如何展开与活力机制探

究，传统媒体的应对策略又当如何。

一

新媒体兴起到媒介融合，起点是技术决

堤，带来的直接效应是打破技术封锁从而打破

了信息的垄断，进而打破话语权的垄断和筛

选，由此，传统信息控制秩序的衰颓与崩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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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首要焦虑，即秩序焦虑是表，话语权焦虑是

里。而新媒体的技术兴起与平台搭建主要是

由产业资本所主导，随着媒介融合之势，产业

资本的影响力可能扩展到传统媒体的控制领

地，那么，就将可能出现由产业资本所主导的

“媒介帝国”，例如像西方世界“默多克集团”

那样的本土变种。资本对于最大化最快化利

润的追逐，这是资本的本性，只有不断打破原

有平衡才能实现这样的不断突破，因此，这一

基本规律使得资本热衷于不断追求新技术，当

下的新媒体新技术均主要操控于资本之手就

是这一逻辑的体现。因此，无论是就现实还是

就未来的进一步发展可能性，都需要重视资本

的影响力，需要重新定位和研究资本的规律和

思维方式，探究它介入文艺领域的具体形式和

内在规律。

控制新媒体平台的产业资本视文艺领域

为产生利润的文化产业来经营，且新世纪以来

随着传统产业经营难度增加，产业资本大幅向

影视、网络文艺等文化产业转移，其话语权影

响力大为增强。在国外的好莱坞资本也日益

青睐于中国市场的背景下，在时尚与伦理文化

已经大变的背景下，对资本的控制力和创造力

仍然予以漠视已不是简单的学理研究滞后问

题，而是传统话语权格局禁忌惯性下的掩耳盗

铃式的选择性自我蒙蔽。

所以，媒介融合这一现象背后的实质，是

媒介间新媒体扩张，传统媒体危机中嫁接借

势，就文艺领域来说，其主要研究策略应在

于，研究资本的扩张与利润逻辑，研究消费文

化下的文艺趣味取向，实现主流话语对新媒

体的嫁接与引导策略。

二

媒介融合态势下，原有的媒介隔离保护

与垄断专利被打破，由此，各类型媒介间便面

临同一平台下的媒介选择优先权竞争，而新

媒体以其快捷广泛、形象直观、即时互动优势

而占据选择优先权。网络由于快捷、准入低

门槛、低成本、即时互动的绝对优势而成为第

一选择，由此培育出粉丝经济的第一验证场

域；电影电视由于视听的形象直观和通俗化

传播优势而成为第二选择；而传统纸媒则成

为第三选择。

网络由于海量信息的泛滥，导致信息存

活时间短和淘汰率高，因此这一方面导致信

息存活焦虑，一方面又导致受众的信息疲劳

和信息麻木，因此刺激出网络信息的话题性、

炒作性，使得网络文艺生态进一步面临低俗

化以及夸张虚假化的威胁。而纸媒创作者有

成为新媒体、影视剧附庸化的威胁。当第一

选择媒介新媒体已经测试和培育出粉丝群基

础时，影视剧先抢夺 IP改编权，继而完成视听

转换，而纸媒则因为其速度滞后、操作规则僵

硬化、小众化等原因，陷入附庸和生存焦虑。

一些纸媒创作往往传播范围有限，反而是借

助于影视剧而大大扩张了影响力，如网络小

说《琅琊榜》便是由影视剧爆红而带动了图书

销售，而对于一些严肃文学作品更是如此借

力于影视。更进一步的是，这甚至推动一些



362017年第10期/艺象点击·媒介融合与文艺发展/

文学创作本身就出现了剧本化倾向，如周梅

森的小说《人民的名义》便是为了电视剧拍摄

而创作，小说剧本化、作家编剧化也拉低了作

品质量，进一步推动纸媒创作的经典化焦虑。

网络化语言的夸张媚俗性、可视性可听性的

形象化挤压纸媒文学的可读可思性，这导致

谨守传统纯文学创作方式的作家作品也出现

了变异。当第一与第二媒介选择弱化了经典

化可能时，第三媒介选择并未强化这一可能，

而是相应传染而弱化了经典化能力。

由话语权、优先权的变化，将出现生产过

剩与生产不足间的不平衡。资本的根本逻辑

是追求最大利润与最快利润，资本购买什么、

生产什么、又再生产什么？一切生产活动围

绕着欲望的满足、消费这一基本主轴，资本的

生产力、创造力、生产与消费过程的完成、利

润的获得，都基于这一主轴而展开。对于人

的欲望解放和煽动成为其生产制造和营销的

根本动力源，这造成一条加速度上的不归路，

一方面是生产力前所未有的大解放，如马克

思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

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

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另一方

面则是，生产过剩终将成为逻辑与事实的必

然结果，面对这种巨大能量，外部干扰因素

都是虚弱的，只有由资本自身内部逻辑而产

生的经济危机才可能阻遏和调整这种疯狂的

扩张逐利之势。在资本视文艺领域为文化产

[1]　《共产党宣言》，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7 年，
第 32 页。

业之后，这套逻辑也就相应运转到文艺领域。

在网络文学的疯狂生长、网改剧、大 IP泛滥、

“烂片”泛滥的背后，传统评论界惊恐于粗制

滥造的质量、模式化雷同化甚至抄袭化泛滥

时，却无法否认粉丝经济的勃勃生机，无法否

认票房奇迹的兴奋剂之效。对于资本来说，

利润这一第一动力得到了强支撑，那么道德

化、艺术质量都成为次要元素，“一切固定的

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

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

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

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

亵渎了”，[2]至于文艺建设的品位与质量，除非

对利润产生影响，否则几乎不进入考虑范围，

所以，对资本提出这样的要求自然是缘木求

鱼和幼稚空洞的。因此，文艺领域同样只有

顺应资本与市场的结盟大势，主观上似乎大

有可为，似乎会有很多事情可做，而客观上实

际效果将是很有限的，主要可能是观察，观察

中等待，等待资本原始冲动和创造力的衰竭，

等待生产过剩危机与危机之后的调整。比

如，面对“小鲜肉”，知识分子愤怒了，苦口婆

心“你别给他那么多钱啊”“不值呀”（潜台词

“你资助我们呀，精英呀”都没法出口），可资

本就是要给，一抬手“一亿”，野蛮和任性的原

因是它有投入产出的逻辑支撑，鸡同鸭讲的

喜剧在于逻辑根本错位，而当“小鲜肉”的消

费疲劳来到时，资本自然会快速抛弃和调整，

[2]　《共产党宣言》，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7 年，
第 30-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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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新的利润生产机会，才会变成“好”资

本。如果同时，文艺批评尚能保持冷静，甚至

还能保持一些对经典可能性的期待与催生，

那就更属意外之功了。

三

人民性这一历史术语，曾是文艺策略中

最具号召力的核心部分，“为人民服务，为社

会主义服务”并称为“二为”方向。在知识分

子话语中五四出现过国民性批判、启蒙人民

性，在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中则变为

“民间”概念，而在新世纪的底层文学中又以

“底层”提出话题。但在媒介融合背景、话语

权格局变化下，网民、市民的消费化需求被推

到前台的决定性位置。资本与市场的结盟、

资本对于新媒体平台的搭建和经营，进而借

媒介融合扩张到多媒体世界，都放大和强化

了消费主体的核心地位，因此，思考真正的人

民性需求是什么，思考文艺人民性的新变就

显得十分必要。

在当今生产力大解放，经济繁荣和物资

相对丰富的时代，人民不再是物质性的绝对

贫困，温饱问题已经解决，真正的人民性需求

转化为相对贫困下的价值尊严渴求，转化为

精神生活饥渴下的消费化需求。从启蒙性人

民性、抵抗性人民性，到规训化人民性，再到

如今的消费化人民性转移，正因为契合了这

一需求转移，媒介融合与资本的创造力才大

放光彩。知识分子总习惯性地以为人民是需

要拯救的人民，是处于苦难中的人民，而知识

分子的使命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忧国忧民，“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当告诉他人民过得很

好，不需要他来忧时，他就会惊讶和不适应，

事实上，当今真正处于危机之中的是知识分

子的精神危机，而不是人民的贫困危机。

回顾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帝师、诤臣的传

统封建体制出路早已崩坏，现代知识分子转

型就是转向启蒙逻辑，而启蒙逻辑曾被革命

逻辑压倒，曾被“救亡压倒启蒙”，现在启蒙逻

辑也面临消费逻辑的碾轧之势，需要再次的

当代转型。消费逻辑下，人民性需求的是追

求快感的消费化，而不是需要一个强迫其忧

患的救世主与教师爷，被甩出时代列车、被淘

汰的是传统知识分子话语体系，而当其已经

成为局外人，不再是这个新游戏中的玩家时，

却还在指手画脚说游戏规则，那就完全堂吉

诃德化了，甚至于由悲剧转向喜剧了。在转

型期，知识分子需要检讨知识分子价值体系

的古代和现代两大传统，顺应新的趋势，寻找

新的当代话语方式和价值系统。知识分子需

要完成由现代的教育性、启蒙性价值系统向

当代的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背景下可消费性

价值系统的融合与转型，否则会被时代抛离

得越来越远。

鲁迅曾说“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

生”，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要求“老百姓喜闻

乐见”，而现在要面对的惨淡，就是转型下的

“消费化”，以往要求的“下生活”，今天的生活

已经变了，今天的人民性需求、人民所需要的

媒介融合下的话语权焦虑与文艺人民性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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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闻乐见”也已经变化。无论时代怎么变，

价值观怎么变，人民和大众化需求总是最终起

决定作用的元素，最终是由它决定淘汰谁，而

不可能由别的谁来淘汰大众。拒绝“风”，何

以建构“骚”？不入乎其中，又何以能出乎其

外？想起此节，或许放下身段，降低腔调，就

没有那么困难，从而建构起真正的独立价值支

点也才有可能。这方面的实践已有先例，比如

《人民的名义》之所以“热”更多是被作为消费

化的题材和拍摄手法的成果，诸如钞票墙、花

式点钞的视觉刺激，对于腐败本身的窥视欲、

对于反腐尺度的猎奇感等，甚至腐败众生相、

官场现形记、儒林外史、时尚、言情、谍战等元

素都成为其中的作料。虽然不完美，但它总算

是重新进入了舞台正中央，也总算是起到了超

出预料的主旋律之效，《人民的名义》由此可

成为主流剧借力于消费化文化创作转型的一

个标志。知识分子的独立建构也应以此为鉴，

借势于媒介融合带来的大洗牌，借势于新媒体

的蓬勃生机和另辟蹊径，把准消费文化的时代

脉搏和人民性需求的变化，不简单视之为危机

与堕落，更应看到其冲决僵硬化传统格局所带

来的机遇，先生存后发展，融入中引导。

新媒体，引入了新力量，带来了新秩序新

格局，也创造了新文体新文风，知识分子如果

仍然依附于传统秩序，仍然死抱传统官八股、

考据狂、启蒙腔文风，那自然是淘汰对象，但

知识分子其实也潜隐着在传统秩序中被压抑

的激情与思想。所谓网民，其中不少正是知

识分子在匿名状态下的狂欢，这种狂欢和创

造力，击碎了所谓“思想淡出，学术突出”的学

界新八股教条，比如“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

村图景”“范雨素”等不少知识分子的话题其

实正是通过“100000+”的新媒体阅读量而冲

出凝固化的传统媒介等级社会的。这也充分

说明，消费文化也并不全是堕落低俗，也有精

致和情怀，也呼唤思想，高雅也有市场和号召

力。知识分子系统不应抱残守缺，做新趋势

的敌人，而是视为解放的新机遇。从启蒙逻

辑来说，新媒体带来的自由与民主，带来的人

民的决定性地位，不正是其孜孜以求的吗？

不正是“庶民的胜利”吗？不过是这一由知识

分子苦苦改良而不能实现的结果由技术革命

轻松和意外地实现了。革命击败改良，这并

不奇怪。对这一并不由知识分子主导的革命，

知识分子不应惯性支配地站到漠然、歧视甚

至敌视的对立面，而是危中看到机，看到自我

救赎、自我解放的机遇。“地火在地下运行，奔

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

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1]选择“地火”，还是

地表粉饰的“乔木枯草”，这是一个新的问题。

白　浩：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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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鲁迅：《野草 • 题辞》，《鲁迅全集》第 2 卷，人民文学出
版社，1981 年，第 159 页。


